
7

2023

年7

月21

日 

星
期
五 

 

责
编 

王
琦 

美
编 

李
明
霞 

校
对 

陈
红
霞

鸢都 之 韵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中吕•山坡羊〕

林下种植羊肚菌
◎张恩勤

  白杨林立，顶天柱地，排排有序枝疏密。小棚支，蕈
菇奇，黑白相伴土肥恣。羊肚菌鲜人爱吃。林，挺秀直；
菌，林下植。

〔双调·水仙子〕

诸城马耳山国家森林公园
◎王树鹏

  云如玉带绕山巅，翠色悠悠离闹喧，野花绚烂蓝湖
畔，疑身仙境间。觅佳词、追慕坡仙。坐赏林涛涌，闲看
白鹭翩，真个超然！

〔双调•水仙子〕

万亩黑松林
◎张全进

  黑松万亩覆山峦，白鹤千只寄树端，涛声阵阵传山
涧。青山排闼间，借清风把酒言欢。心无念，身自闲，逆
旅人间。

〔中吕•山坡羊〕

林都四季
◎刘汉泽

  春观花绽，冬游雪灿，夏天避暑同声赞。水流丹，树
斑斓，林都秋季多柔曼，野味丰珍尝大餐。山，入画间；
人，已忘返。

〔双调·水仙子〕

赞沂山万亩槐树林
◎范黎青

  层层叠翠漫山栽，缕缕花香扑面来。蜜蜂结队铺天
盖，殷勤将蜜采，氧吧幽绿色盈怀。游人醉，骚客嗨，羡
煞蓬莱。

潍潍坊坊诗影

  我的第一张相片，是姊妹兄弟四
人的合影。是年，姐姐最大，不过十二
三岁。妹妹最小，年方三四岁。时间是
上世纪70年代初，具体日期，连母亲都
已不记得。
  坐标：山东五莲方城。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村小学后的
一条东西向土路，路北一弯小沟渠，常
年流水，向西注入潍河支流——— 方城
河。沟渠北岸杂乱生长着十几棵青翠
欲滴的柳树，树北一片菜园，一道用枯
枝扎成的栅栏守护着园里的青菜。
  我曾不知柴米贵地问母亲：“为何
不照单人的？”母亲说：“哪来的钱！你
不知道那时照相有多贵。单人照要1元
钱，四人合影8角，只给一张。”我又问：
“为什么只我们四个，你去了哪里？”母
亲说：“加一个人就不是8角了，要1元
钱，我舍不得多花这2角钱。”
  如今，1元钱，在常人眼里算不得
什么。可是，那个年代，一个壮劳力，在
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折算下来，也值不
了几角钱。家里日常用度的油盐酱醋
等零花钱 ，全指望着那几只下蛋的
母鸡。
  春天一到，村里必定出现挑着担
子卖小鸡的人。买小鸡没有现钱不要
紧，可以赊账，秋后，卖小鸡的人再来
挨家挨户收账。赊小鸡的人家都挺讲
诚信，没听说谁家赖了小鸡钱。
  卖小鸡的人找到一块宽阔地，用
约半米高的窄席围成一个圈。这种用
扒下的高粱秸秆外皮编织的窄席，和
家家户户炕上铺的席没什么两样，只
不过一个宽大、一个窄小而已。席子颜
色红白相间，光滑无比，非常漂亮。遗
憾的是，现如今，村里人大部分不再睡
炕，这种漂亮席子正在一点点消失。等
把小鸡撒进去，村里人便围着席圈慢
慢挑选起来。母亲每次都精挑细选，专

挑着小母鸡选，只为长大后可以下蛋。
有了鸡蛋，就能换来油盐酱醋。
  喂小鸡最初要用小米，只为小鸡
存活率高。小米可是缺货，人都舍不得
吃，虽如此，母亲还是把家中不多的小
米挤出一些来喂小鸡。等小鸡长大一
些，就不再喂小米，而是把白菜帮子等
菜叶一一剁碎，拌上玉米面，喂给小鸡
吃。几个月下来，小鸡慢慢长大，开始
下蛋了，可鸡蛋不见得天天有，家里的
日常用度依然紧张。
  父亲在外工作，家中缺少劳动力。
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自然算不上壮
劳力，一天下来，最多记个5分工。年底
一结算，家里总欠着集体的钱。父亲微
薄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六口之家的生
活。家里的日子就一直捉襟见肘，一分
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生活如此艰难，
母亲硬是拿出了8角钱，为我们四个永
远留存了一张那个年代的影像。我不
知道做这样一个决定，母亲需要往自
己的心里打上多少道皱褶。
  相片当然是黑白的。那个年代，别说
乡下，就算是县城，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
道彩色相片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说不
免绝对化。彩色相片应该还是有的，只不
过是那种用彩笔在黑白片上一笔一笔涂
抹而成。这种“山寨版”的彩照与正宗的
彩色相片相比可差远了。
  不知道打什么时候起，“老相片”
又时兴起来。家中这张半个世纪前的
相片自然是船随水涨，身价倍增起来。
  相片躲藏在相册一角，模样不曾
有过丝毫改变。母亲多次说，相片太小
了，不知道能不能放大。我每次都痛快
答应下来去问问，可转身就忘了。
  今年孟春，母亲问：“相片能放大
吗？”我说：“能！”母亲说：“那你啥时候
去放大放大？”面对母亲的问话，我心
里不免一阵愧疚。

  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等。我立马
拨通了我的学生徐勇的电话，他有一
家经营了多年的摄影馆。在我们这个
小县城里，他的技术一流。
  徐勇爽快答应下来 ，让我去摄
影馆。
  老师的相片，当然更上心。徐勇亲
自上阵。相片已陈旧，放大后，斑点再
也无法掩饰得住。他一边修整一边对
我说：“老师，只去掉斑点吧，就不给你
加美颜了，保持原生态，才是最好的纪
念。”他这样提议，我当然要给他点一
个大大的赞。
  半小时后，5张新洗的大相片摆在
了我面前。徐勇不收我的钱。尽管没有
多少钱，可我心里热乎乎的。我知道，
他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表 达 着 对 老 师 的
敬意。

  我问徐勇要了电子版，用微信发
给姐姐、哥哥、妹妹。他们看着放大后
的相片，开心得不得了。姐姐说：“这是
我们小时候唯一的合影，很珍贵的，要
好好保存。”我说：“找个时间，我们和
母亲一起补一张合影。”
  当年，因为钱不够，母亲没有和我
们一起合影。这样的遗憾，一定永远伴
随着母亲。如今，我把相片放大了，母
亲照样很开心。母亲拿着放大了的相
片，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着她的每一
个儿女，嘴角露出了笑意，眼角溢满了
爱意。母亲看了又看，始终不舍得把相
片放下。
  这唯一的相片，能留存下我们那
个年代的影像，却留不住时光的脚步。
时光不为谁停留，注定要流转到下一
个年代。

时光里的相片
◎胡德强

  眼前，是一座湖，湖不大。一道河，
在此弯曲、回旋，便形成了这座湖，经年
下来，原生态地存在着，风景大好。
  每天晨练，我都要从它身边经过，
每次经过，我都会在岸边站立一会儿。
尽管，四季风景各异，但若论风景之美，
还当属夏季为最。
  近岸，是芦苇，芦苇稀疏，也不高，
所以，站立岸边，就挡不住瞭望的视野。
稀疏，也是一种美，芦苇稀疏，风吹芦苇
的那种飒飒声，就显得格外清脆；芦苇
稀疏，就能透过缝隙，看见苇丛中的景
象种种。比如，一两只觅食的水鸭；一群
游弋的小鱼儿；一只在苇丛中跳来跳去
的苇鸟儿，那鸟儿极小，在苇丛中，上蹿
下跳，宛若星点闪烁，照亮苇丛幽深的
绿。苇叶上，还会栖落蜻蜓，栖落蝴蝶，
有时候，蜻蜓会大片大片地栖落，满苇
叶上，都是红红黄黄的蜻蜓，景象颇为
壮观；蝴蝶，就不同了，总是三两只，不
会太多，蝴蝶很大，红黄色的翅翼上，布
满一个个的黑点，像一只只暗夜里的眼
睛，所以，虽然只是三两只，却依旧醒

目，尤其是在夏日的早晨，很是有一份
璀璨的闪烁感。若是蓦然受惊，蝴蝶飞
起，翩然而去，也给人留下一份迷人的
从容和优雅。
  苇丛向里，紧挨着的，便是一片荷。
  盛夏时节，那一片荷，生长得正旺。
荷叶亭亭如盖，大如斗笠，色翠碧，深浓
的绿，如这个夏天一样黏稠、厚重。荷叶
上，有水滴凝聚、滚动，清风一吹，一些
水滴就滚落水中。于是，骤然传出一片纷
然的滴水声，于是，在你的凝视下，荷叶
边上的水面，就荡起一个个柔软的小涟
漪，似心湖荡漾，醉人心意。一些荷叶的
中心，还会趴伏着一只青蛙，脑袋微翘，
一双鼓凸的眼睛，滴溜溜地注视着周围
的景象，仿佛随时都会跃身于水中。
  一只蛙，俯身于一片荷叶上，就是
一个特写镜头，是这个夏晨最生动的特
写镜头。
  荷花很多，荷花亭亭，那姿态，真个
是挺拔、灵秀。早晨的荷花，半开半合，
“抵达”一种美的极致。曾国藩形容人生
的最佳状态———“花未全开月未圆”，确

然也。早晨的荷花，似乎就是在生动地
演绎着曾国藩的这一生命诠释。
  半开半合的荷花，随风摇曳，像一
场梦，在迷幻的世界中，绽放。
  太阳渐渐升高，阳光普照，光线如
洒金，在荷上流淌、跳跃、闪烁，颇有一
种流光溢彩的绚烂感。随着太阳热度的
提升，半开半合的荷花，大多缓缓开放，
于是，你的眼前，哗然一亮，你会觉得这
个夏日的早晨，简直是灿烂极了，明媚
极了。
  熏风吹拂，荷塘浮荡，荷叶拥挤如
卷。叫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汉乐府的那首
《江南》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田田”是怎样的一种茂密和繁
盛？怎样的一种鲜碧和浓郁？
  夏日的早晨，一片荷田，就是一派
鲜亮，就是一脉馨香。
  湖，中心处，水极深。常常见守湖
人，划一条小船，在湖心游荡。波光潋
滟，晨光下，划船的守湖人，像一道明灭
不定的霞光，在湖心闪烁。湖心处，有几
根枯树枝，偶尔，会见到一只大鸟，栖止

树枝顶尖处，左顾右盼，或者顾盼自雄
一会儿，然后，霍然飞走，飞向远天深
处，给人留下一份嗒然若失的迷茫。
  湖的对岸，是一片森林，树木以杨
树居多。
  白杨树，高大、葱郁，婆娑出一片浓
碧的天地。树枝上，栖止着一些白鹭，鹭
鸟儿嘎嘎嘎地叫着，声音嘹亮、清脆，听
着，就感觉这个早晨，格外响晴。鹭鸟儿
很少安静下来，总在飞翔，也飞不远，绕
枝飞翔，或者环树飞翔，至多，也就是在
湖面上盘旋一阵，然后，再栖落在白杨
树上。
  白鹭飞翔的时候，大大的翅膀铺展
着，白净、明亮，晨光映射，仿佛满天空
都散溢出一种耀眼的白，亮人眼目。
  我站在岸边望风景，望那一湖的风
景。风景，是有层次的，是多彩的，是生
动的，是丰富的——— 这就是一座湖的自
然生态。
  我站在岸边望风景，湖，美丽着我，
感动着我；我，也点缀了湖，或许，还风
景了湖。

  盛夏早晨，漫步小城老
街，路两边半搂粗的国槐枝
繁叶茂，郁郁葱葱，给人们
撑起一道道绿阴。微风吹
来，飘过阵阵熟悉的淡淡清
香。抬头看，树冠上金灿灿
的小花簇簇团团、层层叠
叠，随风摇曳，点缀在翠绿
的槐叶间 ，绽放出一树灿
烂。噢，国槐开花了，又到槐
米收获的季节了。
  国槐，也称中华槐、家
槐 ，是我国的古老乡土树
种，分布广泛，种植历史悠
久。俗话说“千年松，万年
柏，不如老槐歇一歇”，演
绎了古槐不死、枯木逢春
的顽强生命力。
  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
爱槐、植槐、敬槐、咏槐，凝
结成中华民族厚重独有的
槐文化。魏晋繁钦的《槐树
诗》云，“嘉树吐翠叶，列在
双阙涯。旖旎随风动，柔色
纷陆离”，足以看出诗人对
槐树的爱怜。国槐广植皇
家宫廷、街头巷尾、宅旁沟
畔……
  槐树的传说和故事源
远流长。周代以来，槐与官
结缘，《尚书·周官》中，槐
树被称为“三公树”。成语
“南柯一梦”出自隋末唐初
淳于棼 ，大槐树下梦中的
蚂蚁庄园。“槐花黄，举子
忙”，自唐代，常以槐代科
考，考试年头称槐秋，学子
赴考称踏槐 ，考试月份称
槐黄。《天仙配》中，“槐树
做媒”传为佳话。槐与怀谐
音，槐树又是念乡之树，明
朝“洪洞移民”期间有首民
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
西洪洞大槐树”，乡思乡愁
之情溢于言表。民间还流
传着“门前一棵槐，不是招
宝 就 是 进 财”“院 中 一 棵
槐，幸福自然来”等说法。
北京、西安等许多城市将
国槐定为市树。在传统文
化中，槐树寓意着吉祥、富
贵、功名和美好，成为一种
华夏精神的象征 ，充满着
神奇的色彩。

  满地黄花满树蝉 ，又
见槐米黄满枝。一年四季
中，国槐最美是花开时。国
槐与洋槐不同 ，花开七八
月间 ，敢与争艳的百花媲
美 ，将开未开的花蕾叫槐
米，一旦花开就叫槐花了。
采摘的槐米 ，要及时晾晒
烘干 ，除去枝梗及杂质即
为成品，可制作槐米茶，能
做纺织染料 ，更重要的还
是 一 种 清 热 解 毒 的 中 药
材，在《本草纲目》中都有
确切记载。明代林大春的
“呼 童 采 槐 花 ，落 英 满 空
庭”，宋代裘万顷的“槐花
满地无人扫 ，半在墙根印
紫苔”，描述了众童采摘和
花落满地的情景 ，也唤起
了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 ，我们村有一
棵几百年的古槐 ，我家就
住在离古槐不远的地方。
老槐树粗大挺拔 ，树冠如
盖 ，如同一位尽责的沧桑
老人 ，默默地为村民们挡
风遮日。打记事起，老槐树
的树心就是空的 ，树北面
有一豁口，好像一门洞开，
通过树心可以爬至树顶。
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爬上爬
下，打闹嬉戏，有时又在树
下惬意纳凉 ，听大人们讲
过去的故事。每年最兴奋、
最热闹的时候 ，莫过于采
槐米了。我们爬到树上，或
找一根长竹竿 ，一头绑上
铁钩，把树枝拉低，一把一
把将槐米撸下来 ，然后晒
干 卖 给 镇 上 的 供 销 采 购
站 ，就可以换回小人书美
美地品读了。有了老槐树
的陪伴 ，我们的童年多了
些许欢乐甜蜜的回忆。只
是几经风雨变迁 ，昔日的
老槐树早已消失在茫茫风
尘中。
  槐林漾琼花 ，芬芳醉
万家。这美景，这花香，置
身其中 ，再浮躁的心绪也
会变得宁静起来。人世间
的多少美好和故事 ，都蕴
藏 在 国 槐 含 苞 待 放 的 花
蕾里。

又见槐米黄满枝
◎罗新海

瞭 望 一 座 湖
◎钟读花

在五月，我就看到了
六月火热的前额
外面的欲望涂上了火辣辣的温度
车轮滚滚，飞扬的尘土闪着火星

六月，雪线退得很高
清凉融化了，沉落到河底
风扇疯狂地扇着自己
空调伸着舌头，喘着粗气

树说着绿色的话
风儿蝴蝶般飞舞
绿色的思想
和火热对峙

汗珠，从身体里跑出来
避暑
我打开书，在句子里
乘凉

乘 凉
◎于金元

《《梦梦》》
摄摄影影：：孔孔祥祥秋秋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昌昌邑邑市市潍潍河河湿湿地地公公园园


